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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表姐阿梅是被她的老闆阿堅，還有阿堅的老婆小琳一起吊死的。



這件事情還得從很多年以前說起。



那時候我和表姐，阿堅和都在同一所中學裡上高中。



我和阿堅是鄰居，從小就在一起玩。



當阿堅和我跟另外一些男孩子在一起的時候，經常幹一些壞事，而出主意的總是阿堅。



表姐阿梅比我大一歲，和阿堅同在一個班裡。



我和阿堅的妹妹小娜在同一班裡。



表姐家就住在我家附近，我們從小就經常在一起，青梅竹馬，比一般的表姐弟要親密得多。



小娜也總愛找我玩。



她那會還像個小女孩，雖然也很漂亮，但表姐看起來比她成熟的多，對我的吸引力也大得多。



表姐是天生的美人胎子，身高1米68，身材勻稱，肌膚雪白。



她胸前是一對高聳的乳房，雙腿修長，細細的腰身下面是結實圓潤的屁股。



高高的鼻梁，一雙漂亮的眼睛。



學校裡很多男生都暗戀她。



有一天早晨，我和阿堅正在外面，忽然看見幾輛刑車從路上開過。



原來是押送犯人到刑場槍決。



那時搞遊街示眾，刑車開得很慢，我們看到第一輛車上竟是一個年輕的女人。



她剪著齊耳的短髮，身穿白色的襯衣，一對小小的結實的乳房從襯衣後面隱隱現出。



苗條的腰身，豐滿的屁股。



她雙手被五花大綁在後面，背上插著一塊亡命牌。



她低垂著頭，清秀的臉上毫無表情。臉色和她的襯衣一樣蒼白。



我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



我想起了前些日子街道居民曾經討論過的幾個罪犯。



那時候罪犯判什麼刑是要先讓群眾討論的。



男犯很多都是強姦犯。



其中有個姓劉的女青年犯了流氓罪。



後來又看到過死刑佈告，那個女的被判了死刑。



我想不到那個女死刑犯竟是這樣的年輕漂亮。



雖然我那時候還不懂得憐香惜玉，但一想到這樣一個女人馬上就要被一槍打死了，心裡不禁有些茫然。



這時阿堅突然在我的旁邊說：「那個女的怎麼那麼像阿梅呀。」



我瞪了他一眼：「胡說八道，像小娜。」



這時刑車已經開遠了，我帶著惆悵的心情回家了。



而那個被五花大綁著，低垂著頭的漂亮女人卻一直縈繞在我心中。



我無法相信那樣一個女人已經被一顆子彈打死了。



儘管我心裡很清楚那天上午她就被槍斃了。



過了幾天，小娜帶著阿梅來找我，要我一起去她家玩。



我和她們一起來到了阿堅家。



剛一進他們家門，門就在後面被關上了。



阿堅帶著幾個人衝上來，把我和阿梅抓了起來。



他們有人拿著麻繩，有人拿著寫著我和阿梅名字的亡命牌。



名字上還打著紅叉，和那天看到的那個女死刑犯背上插的完全一樣。



我掙扎了半天，可是他們人多，我掙扎不過，被他們五花大綁了起來。



這時候我看到小娜正帶著幾個女生抓住阿梅，她們一人抓住阿梅的一隻胳膊，好像開批鬥會那樣。



阿堅對付完我，帶著人過來捆綁小梅。



只見他拿了一跟中間挽了一個圈的麻繩，把繩圈放在阿梅的脖子後面，然後把繩子在阿梅的胳膊上繞了幾圈，然後把阿梅的雙手在背後綁在一起，繩子穿??圈，再?在阿梅的手腕上。



阿梅也和我一樣被他們五花大綁了起來。



阿梅也不反抗了，但她看起來很氣憤的樣子。



她昂著頭，臉漲的紅紅的。胸脯高高的挺起。



不知是因為氣憤還是因為累，她微微喘息著，高聳的胸脯隨著喘息聲一起一伏。



我看著眼前被五花大綁的表姐，不禁有些發楞。



原來表姐被綁起來以後是這麼的好看。



那時候雖然我在性方面還很朦朧，但看著面前被捆綁著的漂亮的表姐，也不禁有些衝動，我忘記了其它人，只是怔怔的看著表姐。



而表姐這時候只是默默的待在那裡，除了臉上氣憤的表情，既沒有動作，也不說話。



這時候他們把亡命牌插在我和阿梅的背上。



一個叫賴子的男孩子，他是阿堅的一個跟屁蟲。



拿這一張紙，學著外面佈告的內容，裝模作樣的宣判我和阿梅的死刑：



「李小明，犯流氓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張梅，犯流氓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宣判完了，他們把我和表姐推到了他家的院子裡。



這裡是他們準備好的刑場。



他們事先在那挖了一個坑，裡面鋪了些稻草。



那是他們為我和表姐挖的屍坑。他們做的還真逼真。



我和表姐被他們推到了坑前。



他們要我們跪下來，我和表姐當然不肯。



我們奮力掙扎著，不過我最後還是被他們按在坑邊上。



我再看看表姐，她也被按著跪在地上，被他們壓得彎著腰，低著頭，頭衝著土坑。



這是我聽到一聲槍響，接著我的後腦勺上被什麼東西重重的打了一下，我不由自主一頭栽到了坑裡的稻草上。



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發令槍的聲音，而打我後腦勺的是彈弓。



我剛剛摔到坑裡，就感到一個人也摔了下來，壓在我的身上。



我當然知道那是表姐。



她的胸脯正好壓在了我的身上。



我感到了她那一對乳房，原來表姐的乳房是那樣的富有彈性。



表姐那柔軟的腹部也緊緊貼在我的背上。



這是我和表姐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也是我和女生的地一次親密接觸。



這種感覺是這麼的奇妙，以至於我甚至不想起來。



表姐也壓在我的身上，一動也不動，我能感覺到她的體溫，也能嗅到她身上的體香。



於是我就這樣趴著一動也不動。



我在想表姐是不是暈過去了，為什麼她也不動呢。



不過我還是希望就這樣待著，最好一輩子不起來。



這時我聽到阿堅在說：「法醫，過來驗屍。」



又聽到賴子在說：「兩人都死了。」



於是阿堅又說：「把他們的死屍埋了吧。」



他們就真的往我們身上撒土。



我躺在坑裡，一動也不動，就好像真的已經死了。



而表姐壓在我的身上，一動不動，也好像真的變成一具屍體那樣。



我心裡在想：「真的這樣死了也不錯啊。」



這件事情以後，我總在回憶那天的感受，總有一種奇妙的感覺。



原來被捆綁起來，被人槍斃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我不知道表姐的感覺怎麼樣。



於是有一天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和他說起我的感覺，她聽了以後，不知是因為羞澀還是因為興奮，臉紅了起來。



她對我說：「我也有這種感覺啊。我當是想要是就這麼死了也不錯啊。」



我聽了以後，衝動的抱住了她：「妳真的這麼想？我當是也是這麼想的啊。真想和妳死在一起。」



雖然我這麼說，但我和表姐誰都沒有想到，我們真的有一天會死在一起，而且就是被阿堅殺死的。



除了不是被槍斃，而是被吊死之外。



而那天的遊戲好像是日後的預演。



我和表姐命中註定要被阿堅殺死。



後來表姐就主動找我和阿堅一起玩。



不過人少了很多，只有阿堅，小娜，表姐和我四個人。



地點還是阿堅的家。



阿堅和小娜仍然扮演行刑隊的角色，我和表姐還是扮演死刑犯的角色。



阿堅和小娜在抓捕捆綁我和表姐，並把我們處死的過程中得到快樂。



我和表姐在被抓捕，被捆綁和被處決的過程中得到快樂。



有時候小娜也會趁機吃我豆腐，比如捆我是把小腹緊緊貼在我的屁股上。



在玩驗屍的時候趁機摸摸我那。



而聽表姐說阿堅也幾次吃她的豆腐。



不過我們玩的挺開心的，也沒人計較啥。



每次開始之前我們先討論一下劇情，規定好情節然後開始。



表姐很少出主意，只是照著我們事先商量好的做。



有時候我和她是罪犯，我們就得被五花大綁著押到阿堅家院子的土坑前，跪在地上，阿堅小娜過來把我們一一槍決。



他們每次總是先槍斃表姐，於是我每次都能偷偷看看表姐倒在地上的樣子。



然後他倆把我和表姐扔到坑裡，用土埋起來。



等土把我們都蓋住了，遊戲就結束了。



有時候我和表姐是烈士，我們就站在他家的牆邊上，昂首挺胸。



等到阿堅扮演的特務開了槍，我和表姐再一起倒在地上。



我每次都趁機倒在表姐的身上。



阿堅和小娜倆人把我們拖到土坑邊上，扔進土坑裡，再埋起來。



因為小娜覺得殺人太殘忍，不願意再做行刑隊。她寧願和??我和表姐一起被殺死。



阿堅就找來他的女朋友，後來成為他老婆的阿琳來做幫手。



與是每次被處決的犯人變成了三個人，小娜，表姐和我。



我們持續的玩著這種遊戲，直到大學畢業，各自開始工作，也沒有中斷過。



我和表姐也一直保持著往來。



小娜最先結了婚，退出了遊戲。



我和表姐各自結了婚，但我們還會找機會在一起。



阿堅也和小琳結了婚。



小琳是個漂亮姑娘，不高不矮，身段苗條，臉蛋清秀。



不知為什麼，我總在她身上看到了多年前刑車上那個女死刑犯的影子。



開始我和表姐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只是一般的做愛。



一個夏天的夜晚，表姐夫出差了。



我藉口公司加班晚上沒有回家。



我和表姐一起來到了郊區的一家山莊度假村。



吃過晚飯，我們回到房間，聊了很長時間。



那天我們一起回憶起第一次在阿堅家的那件事情，我對表姐說：「妳被綁起來的樣子真好看。」



表姐說：「我喜歡被綁起來的感覺。」



「是什麼感覺？」我問道。



「有點悲傷的感覺，然後是莫明奇妙的快感，最後很興奮。」



「我喜歡看妳被綁起來的樣子。」我說：「我現在就想綁妳。」



「沒有繩子啊。」



「想想辦法。」



說完我轉身找來表姐的肉色長統絲襪。」



「把手背到後面。」



表姐轉過身，順從的把手背到了身後。



我用一隻絲襪在她的手碗上纏了幾圈，把她的雙手捆在一起。



又用另一隻絲襪繞在她的脖子上，把她的雙手吊了起來。



她的呼吸好像受了點影響，微微喘起來。臉也變紅了。



我把她推到房間裡的鏡子面前。



「好看嗎？」



她望著鏡中那個美麗的少婦，脖子上勒著一道絲襪，雙手被捆綁在背後，本來就很高的乳峰更顯突出，臉色潮紅，胸部隨喘息聲一起一伏。

她羞澀的笑了。



那晚直到凌晨睡覺前她一直被綁著。



我們體會到了從沒有過的高潮，而且不止一次。



第二天回家的路上，表姐對我說：「下次記得帶根繩子。」



我點了點頭。



我和表姐的事最終被老婆感覺到了，她和我離了婚。



而表姐夫移情別戀，也和表姐離了婚。



都成了單身的我和表姐來往更方便自由了，但因為是親戚的關係，我們沒有公開化。



阿堅在外面混的不錯，做到了大公司的老總。



他把表姐找到了他的公司做財務經理，職位和薪水都很高。



開始表姐很開心。我們還是常在一起玩。



不過現在內容比以前多了。



首先我和表姐的身份多了。



毒販，間諜，革命者，烈士，亂倫，通姦犯，歐洲貴族，國王與王后等等。



死法也從單純的槍斃增加了砍頭，電椅，毒氣室，斷頭台等等。



花樣比以前多多了。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很多年。



我發現表姐變得越來越不開心。人變得憂鬱起來。和我在一起的時候也不像以前那麼活潑了。



有時還會發楞，心事重重的樣子。



和阿堅的遊戲開始是不情願，後來堅決不去了，問她原因，她也不肯說。



我看得出她和阿堅之間有一些事發生，我想要把這件事情弄明白。



一個週末的晚上，我把她約出來。



她穿著一件白色的羊毛衫，牛崽褲，腳上是一雙黑色的高跟皮鞋。



我們並排躺在房間裡那張巨大的床上，我對她說：「我早就想問問妳，我覺得妳一直有心事。」



她默不作聲。



過了很久，我又問道：「在阿堅的公司裡做得不開心。」



她還是沉默了很久，終於點點頭：「是的，不開心。」



我說：「不開心就別做了。」



她嘆了口氣說：「不行，我已經沒法擺脫他了。」



我問她：「為什麼？」



她說：「你別問了。知道得越多對你越不好。」



她突然抱住我，流下了眼淚：「阿明，萬一我出了什麼事，你來給我收屍好嗎？」



「妳怎麼這麼說。快別說這麼不吉利的話。」



我替她擦乾眼淚。「我們不都好好的嗎？幹嘛說什麼死啊活啊的。」



「不！我要你答應我。」



「好，我答應妳。」



她笑了，躺在我的懷裡：「抱著我。」



我輕輕的摟著她，她那溫熱的肌膚仍像少女般晶瑩。



她閉上眼睛，臉上帶著微笑對我說：「等我死了以後，你就這樣抱著我的屍體睡上一夜，然後再把我火化了。」



「好的，我會親妳一整夜。」



說完我親了親她的臉頰。



「和死人一起睡也不害怕？」



「不怕！不管是死是活，妳都是我親愛的阿梅。」



「我那會可不像現在，會變的冰涼的。」



「妳就是變成個冰棍我也抱著妳。」



「我會變得癱軟的，像一灘泥。」



我對她說：「你放心，就算妳變成一堆爛肉我也抱著妳睡一夜。」



她睜開眼看著我：「要是我是被槍斃的呢？」



「我們不是經常被槍斃嗎？」



她笑了：「討厭。我說的是真的。」



我看著她的眼睛說：「不管妳怎麼死的，我都會給妳收屍的。」



她嘆了口氣，認真的說：「真不知道我死後會是什麼樣子。不過一想到有你為我收屍，我就放心了。」



我見她這個樣子，也認真了起來：「我現在就給妳做一遍。妳現在假裝已經死了。」



她回答說：「好的。」然後她閉上眼睛，躺在床上。



我對她說：「假如妳死了，我會先把妳抱回家，再把妳放在床上。」



我把她從床上抱起來。



我驚異的感到她渾身鬆軟，好像毫無生命力一樣。



我抱著她在屋裡轉了一圈，把她放在床上。



「然後，我會脫掉妳的鞋子。」



我把她腳上的高跟鞋脫下來，放在地板上。



「我會脫掉妳身上的衣服。」



說著，我一件一件的脫掉了她的羊毛衫，牛崽褲，胸罩，和內褲。



她穿的是粉色絲質胸罩和內褲。



「然後，我會打來一盆水替妳擦身子。」



我拿來一條熱的濕毛巾慢慢的擦她的全身。



最後我仔細的擦乾淨她的雙腳。



「我會親吻妳的腳。」



說著我拿起她的腳，放在嘴裡親吻著。



她閉著眼睛說道：「這是俄羅斯尊重死者的習俗對嗎？」



我一邊把她的腳板貼在我的臉上一邊說：「是的。」



她又問我：「你會和我做愛嗎？」



我有點謎惑不解：「和妳的屍體？」



「是的。」



「假如妳希望我這麼做的話我一定會的。」



「可我不會有什麼感覺了。」



她傷感的說：「不過我的靈魂也許會感覺到。」



我抱住她，對她說：「阿梅，我要謝謝妳。」



「你謝我什麼？」



「我要謝謝妳死後還要給我最大的安慰。」



她笑了，邊親吻我邊說：「因為我要報答你這輩子對我的好。」



停了停她又說：「還有你答應死後為我收屍。」



我們摟抱著度過了那一夜。



從那天起，我有一種不祥的預兆，總感覺表姐會出什麼事。



不過我萬萬沒想到的是表姐出事會送掉我的性命。



我不但沒能給她收屍，卻和她一起陳屍寓所。



我能做到的只是陪著她一起靜靜的吊在空中，等待著人們來處理我們的屍體。



在這以後的兩年裡，也沒有出過什麼特別的事。



而表姐依然是心事重重的樣子。



有一天，表姐告訴我她要出差，和阿堅一起。



過了幾天，她回來了。



晚上叫我和她一起過。



那天晚上，她喝了很多酒。



回到房間後，她哭了。



我問她：「他欺負妳了？」



她沒有說話。



我憤怒了：「這個混蛋。他把妳怎麼樣了？」



「他沒把我怎麼樣。」



「那妳為什麼哭呢？」



她止住了哭聲：「我們不說他好嗎。」



她抹去眼淚，換成一副笑臉對我說：「把我綁起來。」



我拿出帶來的麻繩，默默的放在她的脖子後面。



她的脖子像天鵝的一樣雪白。



我把繩子在她的胸前打了一個交叉，然後纏住她的雙臂，再把她的雙手背到她的屁股上方，用繩子在她的手腕上纏了幾道。



打了一個結，然後穿過她脖子後面的繩子。



屋裡的鏡子裡面就出現了一個五花大綁的美麗少婦。



她表情哀怨，面有淚痕，梨花帶雨，楚楚可憐。



表姐轉過身，用命令的口氣對我說：「殺死我！」



我走過去拿出那把我每次都帶著，但從沒用過的彷真手槍。



表姐背向我，走到外間客廳的地毯上，我跟了過去。



她跪下來，屁股坐在穿著黑色高根鞋的後腳跟上，彎腰低下頭。



從她面對著的那面大鏡子裡我可以看到她閉著眼，面色平靜。



儘管我以前經常和表姐玩處決遊戲，但表姐今天裝扮的女死刑犯臨刑的美仍然讓我震驚。



我拿起槍，對準表姐的後腦勺，扣動了扳機。



子彈打中了表姐的後腦。



她一頭栽倒了下去，頭頂在地毯上，屁股撅的高高的，一動不動了。



那一刻我真的以為表姐被我打死了。



手裡的槍掉在地上。



我呆呆的看著表姐，過了好久，我猛的衝過去，跪在她的身邊，把她抱了起來。



我抱著表姐，驚慌的叫著：「阿梅，阿梅，妳醒醒。」



過了一會，她的嘴角露出一絲微笑。



我問她：「妳沒事吧？」



「沒事。」



我鬆了一口氣。



她仍然閉著眼睛：「我今天心裡好難受，現在好多了。」



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真希望就這樣死去。」



她睜開眼，轉過身看著我的眼睛說：「我寧可死在你的手裡，也不要死在阿堅那個混蛋的手裡。」



我扶她慢慢的站起來，伸手準備解開綁她的繩子。



她扭了扭身子表示拒絕。



我從後面抱住她，把頭放在她的肩膀上：「阿梅，妳現在這個樣子我很難過妳知道嗎？我要妳快活起來，答應我。」



我邊說邊親吻她的耳根。她揚起頭，輕輕的來回搖動：「我答應你。」



「離開阿堅。好嗎？」



「好。」



她似乎早就想好了答案。



我慢慢的結開她的腰帶，拉下她褲子的拉鎖。



她的長褲無聲的滑落到地面上。那天她沒有穿內褲。



我貼緊她，溫柔的感覺。



那天晚上表姐很瘋狂，甚至有些淫蕩。



她彷彿要最後享受一下人生的樂趣，要永遠記住這一夜的快樂。



也許她預感到這是人生的最後一次。



以後的一段時間裡，我給她打電話的時候，她都很快樂。



當問起離開阿堅??公司的事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已經和阿堅談了。



我對她說等她離開阿堅那以後，我們一起移民去加拿大。



她聽了非常高興。



就在這次通話幾天後的一個很平常的下午，我突然接到阿堅的電話：「阿明，你表姐今天在公司暈倒了，我把她送回家了，你快來看看吧。」



聽到表姐病了，我立刻緊張起來。想也沒想就直奔她家。



開門的是小琳。



我剛一進門，後腦上就被什麼東西砸了一下。



等我醒過來的時候，我正靠在表姐家的沙發上，雙手被綁在背後。



表姐坐在沙發的另一邊，她穿著無袖的藍色印花錦緞旗袍，肉色的長統絲襪，黑色的高跟鞋。



美麗，高雅。性感。



她的臉上帶著淚痕，雙手也被綁在後面。



阿堅就坐在我的對面，看見我醒了，就對我笑了笑：「你醒了。」



我問他：「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看著我說：「今天把你找來，是想一起再玩一次遊戲。不過對你們來說，這是最後一次了。因為這次遊戲以後，你們倆就要一起到天國去了。」



我聽出他話裡的意思：「你要殺了我們。這是為什麼？」



「阿梅說她要離開我，和你一起去加拿大。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她走了我怎麼能放心呢。」



表姐哭著對阿堅喊道：「你放了我們，我會保守秘密的。」



阿堅冷笑著說出一句很俗的台詞：「我只相信死人會保守秘密。」



我知道今天難逃一死了。



但還是對阿堅說道：「你殺了我們你也逃不掉。」



阿堅笑著看著我：「等你們一死，所有的事情就都可以算到阿梅的頭上了。誰都知道你和阿梅是地下情人。你和她一起死很符合邏輯。再說弄你死，省得你以後來找我麻煩。」



表姐罵他：「你這個畜生！」



阿堅沒有理會，繼續對我說：「在你死之前我還要你做一件事。」



我回答他：「你休想。」



他拿出一把彈簧刀，彈出刀刃：「如過你不配合的話，我就在阿梅的臉上劃上幾十字。再一刀一刀的切下她的肉。你想看著你親愛的阿梅痛苦的死去，還得不到一個全屍嗎？」



表姐邊哭邊朝我喊道：「別答應他。我寧可被他一刀一刀剮了，」



我知道阿堅的冷酷，他說到做到。



於是我說道：「我答應你。」



阿堅笑了：「這就對了。」



他指了指桌子。我看到那上面有紙和筆。



「我要你做的很簡單，就是照著我的稿子寫一份遺書，說你和阿梅是自殺的。等你寫完了，我就讓你和你親愛的阿梅一起吊死。保證不讓你們受太多的痛苦。還給你們留個全屍。」



我說：「我寫，但我也有要求。」



「只要你照我說的做了，我會答應你的要求。」



「那你給我解開繩子。」



阿堅從桌上拿起一把槍：「你不要耍心眼啊。你要敢亂來，我手裡的槍可是真傢伙。」



「我不會的。只要你別傷害阿梅。」



小琳走過來解開我的繩子。



我走到桌前，那有一份阿堅事先寫好的遺書稿子。



我照著抄了一遍。



阿堅看了看：「很好。」



他又讓小琳把我捆上。



阿堅和小琳去準備吊死我和表姐的繩套。



我和表姐面對面坐在沙發上。



表姐痛苦的看著我哭著說：「是我害了你。」



我安慰她說：「別這麼說。我們能夠一起死不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嗎？我真的很高興能和你一起死。和你一起死我既不覺得痛苦也不覺得害怕。」



我把頭伸過去親吻她的嘴唇。



她用她那潔白整齊的牙齒輕輕咬我的嘴唇，把舌頭伸進我的嘴裡，用舌尖碰我的舌尖。



阿堅和小琳把兩個繩圈吊在了二樓的護欄上，又在下面放了兩把椅子。



他們回到表姐和我的身邊。



阿堅看見我們還在接吻，有點不耐煩的說：「行了行了，先過去。一會吊起來之前再親吧。」



我轉過身去對他說：「我說過我有要求。」



「什麼要求。」



「我要你先吊阿梅。」



他感到有點意外：「為什麼？你不想和她同時死嗎？」



「我答應過她我要給她收屍的。」



阿堅笑了：「開什麼玩笑。你還是等著別人給你們一起收屍吧。」



「不！我答應過她的。我得走在她的後頭。」



「好吧。那隨便你。」



他轉過身去，嘴裡還在叨叨：「也好，女士優先嘛。」



阿堅轉向表姐，對她說：「走吧，阿梅。」



表姐站起身，走向空中吊著的那兩個繩圈。



兩條雪白勻稱的大腿從旗袍的開叉露出來。



阿堅這時還有心開玩笑：「男左女右。阿梅，妳到這邊來。」



他把表姐引向右邊的繩圈。



我跟了過去。



表姐一隻腳先踩到右邊的椅子上。



小琳走過來扶著表姐，幫表姐站了上去。



表姐轉過身來，她低垂著頭。



阿堅用繩圈套住表姐那如雪般細嫩的脖子，拉緊繩圈。



表姐抬起頭看著我說：「我先走一步了，阿明，一會見。」



我對她說：「等著我，阿梅。我馬上去追妳。」



阿堅說了一聲：「對不起了，阿梅。我這就送妳走了。」就要去踹椅子。



表姐突然說：「等等。」



阿堅停住腳：「怎麼了。」



表姐看著我說：「阿明，你來。」



我走過去，看著她的眼睛說：「再見，阿梅。」



她眼裡含著淚水說：「再見，阿明。」



她向我點點頭，然後痛苦的閉上眼睛。



我踢倒了她腳下的椅子。



繩子拉直了，她的身體在空中吊了起來。



她臉上露出了一絲驚恐的神情。



身子在空中盪悠起來，她的雙腳不由自主的在空中胡亂踢著，動作很激烈，一隻鞋子也踢掉了。



隨著踢動，身體的擺動也大起來。她臉上的表情很痛苦，身體扭動著。



我無奈的看著表姐在空中作垂死的掙扎。



而阿堅表情冷酷的站在一邊，看著不停扭動，雙腿亂踢的表姐，彷彿在欣賞一場精采的舞蹈。



而小琳已經嚇呆了，木然的看著眼前的一切。



表姐的動作漸漸小了下來，身體停止了扭動。



只有雙腿還在踢著，但節奏越來越慢。



方向也變為只是前後踢動。



過一小會，她全身顫抖起來。



雙腿蹦直，再輕微的彎曲一下，再蹦直，再彎曲。



連續幾次。最後，她全身一陣抽搐了，雙腿在空中無力的伸了幾下，便軟軟的垂在空中。



她全身鬆弛了下來。身體不再有動作，只是由於慣性來回擺動著。像風中的風鈴。



她旗袍雙腿中間的位置有一小塊變濕了，水跡漸漸變大。



幾滴晶亮的液體從她的旗袍下面滴到了地板上。



阿堅轉過頭平靜的對我說：「她死了。她已經失禁了。」



我看著吊在空中的表姐，心裡痛苦萬分。



我美麗善良，氣質高雅的表姐就這樣被阿堅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吊死了，像吊死一條狗一樣。



她掛在那裡，臉色蒼白，面無表情，小便失禁，毫無尊嚴。



尿液在她的腳下滴了一大灘。而過一會，我也要像一條狗一樣被他吊死了。



阿堅很輕鬆的看著我說：「怎麼樣，阿梅已經死了。你就算送過她了。現在該你了吧？」



我走到已經靜靜的吊在那裡不動了的表姐面前，跪下一條腿，親吻她鞋子掉了的那隻腳。



她的腳上穿著絲襪，我接觸不到她腳上細嫩的皮膚，只能在穿著絲襪的腳背上吻一吻，邊吻邊回憶以前親吻她腳的感覺。



我把她那裹在絲襪裡的大腳趾含在嘴裡。然後挨個咬了咬她的每一個腳趾。



她那穿過高跟鞋的絲襪腳上有點淡淡的臭味。這是我對錶姐氣味的最後的記憶。



阿堅這次沒有催我，一直等到我站起身。



我對阿琳說：「妳把鞋給她穿上吧。」



阿琳撿起掉在地上的高跟鞋，給表姐穿在腳上。



我走到凳子前站了上去，阿堅給我套上繩套，然後一腳踹倒了凳子。



我和表姐的屍體先是變得像木頭一樣僵硬，然後又軟了回來。



這時候我們的屍體被人發現了。當有人發現這一對吊死在一起的男女的時候，兩具屍體還沒有腐爛。應該說發現的還算及時。



人死了以後如果不及時處理的話，就算是像表姐這樣漂亮的女人，屍體也會腐爛發臭的。



時間再長些的話就會變得醜陋不堪，面目猙獰，臭氣燻天，令人作嘔。所幸的是我們很快被發現了。



屋子裡來了一大幫的警察。



他們都在忙著勘察現場。



空氣中已經開始飄著淡淡的屍臭味。



這時進來三個法醫。



兩男一女，其中一個小伙子是剛畢業的實習法醫。他們邊做準備邊觀察兩具屍體。



那個實習法醫看著表姐說：「這女的長得夠漂亮的。」



「漂亮有什麼用，死了以後還不是臭肉一塊。你聞聞這味道。」年級大的那個男法醫說。他是法醫主任。



女法醫接過去開玩笑：「臭的是那個男的。你沒聽臭男人臭男人嗎？」



樓下兩人托著表姐的屍體，樓上的人把吊著表姐的繩子解開。



繩子一鬆開，她那軟弱無力的脖子就無法支撐她的頭，她的頭垂向一邊，搭拉在肩上。



他們往下放她的時候，她垂著的頭隨著脖子毫無生氣的晃動著。



他們把她放到地板上。她就像一根煮熟了的麵條一樣軟軟的癱在地上。頭垂向一邊，像一隻被宰殺的雞。



他門接著把我放下來，然後兩個男法醫把平躺著的表姐的屍體翻起來，讓她側身躺在地板上。



女法醫一把掀起表姐旗袍的後擺，把她的內褲扒到大腿上，露出表姐那雪白光滑的屁股。



女法醫把一支溫度表插進了表姐的肛門。



她接著把表姐的內褲慢慢的往下褪，從大腿扒到小腿，再扒到腳踝。



最後，她拿起表姐的一隻腳，褪出一半的內褲。再拿起另一隻腳，把整個內褲褪了出來。



她看了看表姐的內褲，又放到鼻子邊聞了聞：「她小便失禁了，大便沒有失禁。」



法醫主任走過去，拔出表姐肛門裡的溫度計：「死了有十二小時以上了。死亡時間應該是昨天下午。」



他們又一起看了看表姐脖子上的勒痕：「典型的自縊勒痕。很可能是自殺。」他們其中一個人說道。



「女死者應該是自縊的。去看看男死者吧。」主任說。



他們於是向我的屍體走過來。



我和表姐的屍體被裝進屍體袋裡，運屍車把我們送到了法醫中心。



在那裡我們各自躺在相鄰的兩張驗屍台上。



驗屍台是金屬的，閃著冰冷的光澤。



這時三個法醫也回來了。



「我們先驗女屍吧。」



法醫主任邊說邊帶著另外兩人走向放著表姐屍體的那張驗屍台。



表姐被脫去旗袍，長統絲襪和胸罩。



她的內褲在用肛門表量屍體溫度的時候就脫掉了。



她赤身裸體，一絲不掛的躺在驗屍台上。



法醫們檢查了她的體表，沒有發現明顯外傷。



在她的陰道內沒有發現精液。這一點讓他們感到有點疑惑。



「劉麗，殉情自殺的人臨死前會不做愛嗎？」法醫主任問女法醫。



「是呀，我也感到有點奇怪。」



那個實習法醫插嘴說：「他們會不會用了安全套。」



「這太可笑了。」



女法醫說；「要死的人了還用什麼安全套。」



她補充說：「現場也沒有發現安全套啊。他們總不至於再把安全套扔側所裡沖走吧。那就不像是要自殺的人了。」



由於阿堅事先做了手腳，而且誤導警方。



警方很快就發現了阿梅侵吞公款，貪污，還有轉移資產的證據。



警方還了解到我和阿梅的私情。而我們死亡現場所有的發現，以及男女兩具屍體的特徵都顯示兩人是自殺。



對於表姐陰道內沒有我的精液一事他們進行了認真的討論。



認為可能是兩個臨死的人沒有心情做愛。或者男死者產生ED，無法完成做愛。



但男女死者口中各有對方的DNA說明他們死前曾經接吻過。



在女屍腳上穿的絲襪上還發現了男死者的唾液，說明男死者生前甚至親吻過女死者的腳，這表明他們臨死前有親密行為。



也許只是無法完成做愛。



由於沒有其它理由和證據支持案件屬於他殺，警方認定阿梅是畏罪自殺。



而我被認定是為阿梅殉情自殺。



警方很快就把此事按自殺案件結了案。



我和表姐的屍體被賣到醫學院做解剖用的屍題標本。



我們被一起運到了醫學院的地下室。



那有一個專門用來泡屍體標本的大池子。裡面橫七豎八的泡滿了形形色色的男女屍體標本。



所有的屍體標本都光溜溜的泡在防腐劑裡。男女交錯著摞在一起，層層疊疊好幾層。



表姐的長髮已經被剪的像男人的一樣短。



我和表姐如爛泥般癱軟的裸屍被扔進了標本池裡，和其它男男女女的屍體泡在一起。



在防腐劑的浸泡下我們漸漸變得堅硬起來，皮膚的顏色變成青白色。



我們變得像石頭一樣，只有外形還有一點人的輪廓。



人們只能根據性器管才能分出哪具是男屍，哪具是女屍。



我們都是些曾經被稱為人的東西，而現在，這些曾經的男人和女人們都光著身子互相枕籍著躺在一起。不會感到羞恥。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了廉恥。



我們曾經都有過名字，而現在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只有兩個名字，男屍標本和女屍標本。



醫學院的學生們在找解剖用的屍體標本的時候，只是根據性別的要求，用帶著鐵鉤的長木竿鉤上來一具男性或女性屍體標本。



然後把這個外表有人形，裡面長著人的內臟的物體裝上車，拉進解剖室。



我和表姐在標本池裡泡了兩年。



在一個新學年開學後，我和表姐被學生們用鐵鉤子鉤了上來，一起送進了解剖室。



在被幾個學生圍著仔仔細細的用刀切割和研就了一個學年後，我和表姐那殘缺不全的屍體被送進火葬場，化作了一縷青煙。



阿堅的陰謀既殺死了表姐滅口，又嫁禍於人。他逃脫了法律的治裁，但他沒逃過命運??之手。



幾年以後，他在外面搞上別的女人，想甩掉小琳，被小琳開槍打死了。



小琳被判處死刑。在一個初春的早晨，小琳被提出監房。



法官向她宣讀了執行死刑的判決。



一個武警把她帶到牆邊，讓她面對牆壁。



她順從的張開雙臂。武警把麻繩放在她的脖子後面，然後在她的兩個胳膊上纏幾圈。



他把她的胳膊扭到身後，用麻繩把她的雙手手腕交疊捆在一起。然後把繩子穿過小琳脖子後面的繩子，再捆住小琳的手腕。打了個死節。



小琳就這樣被五花大綁著和其它幾個死刑犯一起被押到了郊外的刑場。



她跪在剛剛泛出一點青色的草地上，上身稍向前傾，微微低著頭，緊閉雙眼，等待著最後時刻的到來。



一顆子彈從她的後腦射入，她一頭栽倒，烏黑的秀髮散落一地。



醫學院接屍體的車早就等在那裡了。



由於她身材好，死前身體又很健康。這樣新鮮的年輕女屍很難得到。醫學院決定把她做成一具放在標本室裡展示的女屍標本。



小琳的屍體被直接送進解剖室。



抬屍工解開捆綁著她的繩子，扒去她所有的衣服和鞋襪。



她的內褲上有不知是她死前還是死後失禁而粘上的小便和大便，混合著尿騷味和糞便的臭味。



她一絲不掛的仰面躺在解剖台上。



子彈沒有穿透她的頭部，而是留在了腦子裡。



因此臉沒有被破壞。她的眼睛睜開一條縫，露出的眸子閃著死羊眼睛一樣的光。



嘴半張著。一臉死相。



負責解剖的醫生用水管子上上下下仔細的把她沖洗一遍，再把她翻過身，屁股朝上趴在解剖台上。又用水上下沖洗了一遍。



醫生掰開她的屁股，用水仔細的沖掉她肛門周圍因為失禁而沾上的糞便。



接著她的屍體被翻回來。醫生在她的嘴裡插入一根管子，開始注入防腐劑。



她的肚子被灌得鼓了起來。



醫生拔出管子，用手壓小琳的肚子，多餘的防腐劑從她的嘴裡流了出來。



醫生又把管子插入她的陰道。



灌完以後，醫生把小琳的屍體翻過來。



在她的肛門裡插進管子，往她的腸子裡註防腐劑。



最後他掀開小琳的頭髮，露出她腦後那個圓圓的彈洞，把管子插進她那被子彈完全攪爛的腦子裡，往裡注入防腐劑。



防腐處理完了，醫生開始解剖小琳的屍體。



他先用刀切割小琳左邊的乳房。



隨著手術刀的動作乳房輕輕顫動著。



醫生把切下來的乳房放進盤子裡。乳房像一塊大果凍一樣微微顫抖。



助手把盤子端走去對乳房進行處理。



醫生又切下來另一側的乳房。



他準備要打開小琳的胸腔和腹腔了。



手術刀無聲的劃開皮膚，露出黃白相間的皮層和脂肪，以及鮮紅的肌肉。



手術刀沿著小琳的胸腹部周圍劃了一圈，醫生掀起她胸前的那塊皮肉，割斷和腹模相聯的部份。



小琳胸腹部一整塊肉被切下來。



醫生把這塊肉裝進盤子裡，放到一邊。



除了有些發黃以外，盤子裡堆著的那一大塊肉和市場賣的豬肉沒什麼區別。



醫生拿起一把大剪子，把小琳的肋骨一根一根的剪斷。



他把她胸前的肋骨都拿了下來。



這時可以清楚的看到小琳的各個內臟器官。



鮮紅的心臟，紫色的肝，白色的肺，還有她腹腔內那彎彎曲曲的油膩膩的腸子。



美女小琳的內臟其實和超市賣的動物內臟沒什麼區別。



小琳躺在那裡，一身雪白的肌膚，剖開的肚子裡帶著鮮血的內臟，使她看起來就像剛剛被宰殺的豬一樣。



小琳的屍體就這樣被放進了盛滿了防腐液的透明棺材裡，成為了醫學院標本室的一具女屍標本。



那裡還放著另外一具女屍標本，也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



不過那具女屍沒有被剖開肚子，而是完整的泡在透明棺材裡。



醫學院的學??生們都知道了標本室裡多了一具女屍標本，是用一個被槍斃的漂亮的女死刑犯的屍體做成的。



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會找時間溜進來看一眼這具年輕漂亮的女屍標本。



小琳就這樣靜靜的躺在那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而她永遠都是她死時候的年齡——??



28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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